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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來台灣玩，週五晚上六點一定要到自由廣場也就是以前中正紀念

堂前面去看看。導演柯一正與戴立忍發起的「不要核四、五六運動」，他

們號召理念相同的朋友，在自由廣場前面放上一個肥皂箱，如果你對台灣

的核能政策有意見、想發表反核的想法，只要你不是政治人物，就可以站

上肥皂箱言所欲言。如果你想要一睹台灣著名導演的風采，不用看電視轉

播星光大道，走上街頭就對了。

走上街頭意味著擺脫習慣、擺脫安逸，身歷其境，在體驗中歸納出現今

社會、政治、經濟的狀態對我們產生的影響與探究問題根源，尋找解決的

靈感與方向，理出自己的頭緒。如果沒有走入人群，就沒有辦法增加我們

對事件了解的深度，也就無法扮演公民的角色。現在所發生的種種，都是

台灣人民學習民主政治的田野實習課！

這是台灣的面貌，民主的風景：一直以來，台灣不只有蓬勃的街頭運動，

還有關心公共議題的街頭導演，還有走出教室的街頭教授。中正大學傳播

學系副教授管中祥就是這麼樣一位老師，你在街頭運動上經常可以看到他

的身影，他所主編的《公民不冷血》記錄近五六年來台灣公民行動的點點

滴滴，這本書的內容以「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影像紀錄為主，由

一群公民記者深入台灣各地收集公民運動的影音資料，製作剪輯，上傳網

路，最後揀選出幾件重要的社會運動與大事記整理成書。

《公民不冷血》中所記錄的社會重大議題，包括文林苑都市更新案件、

蘭嶼核廢料棄置問題、樂生保留運動、國光石化與科學園區農業用地、台

灣同性戀運動等，另外還有精彩的社運人物速寫，帶讀者一起了解他們參

與社會運動的心路歷程。讀者也可以配合上網瀏覽相關影音資料，這些都

不是你在一般電視上可看到的畫面，彌足珍貴，絕對是第一手報導，即時

呈現生活在台灣的人心心念念所關心的、與生活習習相關的議題。

二〇一三的台灣特別熱鬧，很多人覺得現下是最壞的年頭，但湧現的卻

是最強大的公民力量。這本書能夠帶你認識台灣的土地、環境、勞工、族

群、性別等重要議題，除了完整公民行動的來龍去脈，還有附上年表、相

關團體資訊，補充說明你所忽略的關鍵時刻。想認識之前所不知道的台灣，

就從《公民不冷血》開始吧！◎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http://www.civilmedi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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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調查採訪記者很多年，一向自認是調查採訪老手，但我看見白曉紅對英

國非法勞工的臥底採訪內容，發表在英國《衛報》時，心中還是驚呼道：

「老天！這女生，勇氣太驚人了！這正義感，太撼動了！」

為了採訪英國莫克姆海灣採貝中國人死亡案，她去那裡加入採貝行列，和

他們一起，在寒冷的海風中，趁著漲潮退潮之間的空檔，在海浪邊，冒生命

危險採集，一起生活，聆聽他們的生命故事，有如在採訪中國一個世代的夢

想與憂傷。

她站在荒涼小鎮的邊緣，和來自中國的非法工人一起等候，去電子工廠打

工，他們吃最難吃的食物，為了剝削省錢，他們甚至分日夜共同分享一張床；

她在同樣的勞動中，聆聽這些來自底層中國的真實身世。

此書是她多年採訪在英國的非法中國勞工後，以紀實手法寫作出來的故

事。英國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得到

各國知識精英與領袖的認同，幾乎成為一種經濟與社會改革的典範。國營事

業民營化、縮減政府支出、扶持大企業、打擊工會勞工、鎮壓社會運動等，

在柴契爾夫人的執政下，轟轟烈烈展開。到了布萊爾，再配合所謂「創意產

業」的宣傳，一時間，英國幾成歐洲轉型英雄。

然而，在白曉紅的筆下，我們才知道英國輝煌的電子產業的背後，是一群

「沒有臉」（faceless）的非法勞工。這些廉價的非法勞工，沒有社會福利，

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安全保障，沒有人權最根本的保護，完全以赤裸裸的血

肉身軀，用自己的命，在尋找生存的所需。是這些人的血肉與犧牲，支撐起

所謂「新自由主義」的輝煌大旗。但這並非特例。美國所依靠的廉價勞工，

不也是來自墨西哥、中南美洲的非法勞工嗎？那些加州的園丁、木工、水電

工難道不是沒有保險、沒有身份、沒有臉的勞動者？若非他們，誰來支撐起

美國廉價的勞動市場？

其次，白曉紅的所有報導中，有一個最重要的特質：讓底層生命站出來說

話。那話語是如此真實而毫無隱藏，那些逝去的、勞動著的生命，幾乎像有

溫度一般的，站在我們面前，勇敢而無奈，見證一個時代的變遷。

最重要的是，白曉紅的報導是有世界觀的。那是站在弱小者、困苦者、受

難者這一邊的世界觀。從莫克姆海灣到倫敦的地下妓院，她世界觀未曾動搖

過。這恐怕才是台灣媒體和這個社會最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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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某夜聚會後在紀州庵門外閒談，拉麵（沈嘉悅）提及一些對人生的

理想與試圖，我們見面不超過五次吧大概？那些其實原本只是填塞時間應

付場面的問候，孰料在他誠摯的言談中卻顯得自己對生活的困窘…

我最害怕這樣的人了。他們總為著理想（關於創作關於職志）而持續在

一種高張力高密度的人生氣氛裡且不禁令人反思自己是否該更用心一點…

（其實我也很想成為有用的人吶）…一如他平實潔淨的文字裡所流露之辛酸

與浪漫的氣味，「我的生活是一首／難看的詩／如果要分等級／大概比特價

的里肌肉／好一點」（〈里肌肉〉）或者「我想像自己是一個／不具名瓶

蓋／背面顯然沒有中獎／躺在空曠的石磚／孤孤單單／有點冷」（〈瓶蓋〉）

安靜無爭的節奏裡不時暗湧沸騰著嘲諷與孤獨，小人物上籃，兩分依舊。

沈嘉悅作品彷彿抄錄於銀行致贈的便條紙上的小市民如何在近乎絕望的

生活中盡量避免絕望的備忘，一張張隨時讓你帶走；工作時勉強的餐食空

檔或加班夜返家途中，偶然自褲袋撈出一讀便能莞爾一笑，一切海闊天青。

所謂的意象終究無法填飽肚子，詩的定義也不再重要了。他說，「因為我

不懂楊牧／所以我不能喜歡楊牧／但在某些場合／不懂楊牧就像是／進了

停車場／停了車／要出來卻沒有零錢／一樣尷尬」（〈我不喜歡楊牧〉）

而既然我們都沒有車，就好好地走路吧。

想起朱延平電影裡的許不了，總是糟糟的卻很容易開心，但我們都忘了

他的本名是鐵雄，科學小飛俠一號。我願意加入拉麵團隊，因為我同樣嚮

往成為職業球員，每天喝啤酒，打十幾個小時的遊戲，喝醉以後，再跟朋

友談詩，跟老婆做愛，再睡到自然醒（畢竟我也不喜歡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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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或加班夜返家途中，偶然自褲袋撈出一讀便能莞爾一笑，一切海闊天青。

所謂的意象終究無法填飽肚子，詩的定義也不再重要了。他說，「因為我

不懂楊牧／所以我不能喜歡楊牧／但在某些場合／不懂楊牧就像是／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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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既然我們都沒有車，就好好地走路吧。

想起朱延平電影裡的許不了，總是糟糟的卻很容易開心，但我們都忘了

他的本名是鐵雄，科學小飛俠一號。我願意加入拉麵團隊，因為我同樣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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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膽小，做不成大事的人。寫文章亦然，別人說大匠運斤，我只宜

雕小蟲。不懂寫大塊文章，江河直下，粗細不捐。寫每一個字，都思前想後，

猶豫不決，呆滯平板。所以莫道小說，自是長一點的散文，我也寫不好。而

詩的語言，似乎較適合我這種性格的人。詩固然可以氣吞天下，不盡長江，

我只是說，我只宜做我的蜉蝣，或者學鳩，只能照顧身邊方圓兩米的世界。

命名詩集的《白蘭花》，是我寫的第一首詩。說真的，我沒想過自己會

寫詩，也沒想過會繼續寫下去，更沒想過會出版詩集。寫第二首詩是三年

後，自此我認定，含蓄隱晦，欲言又止的詩，是我唯一能夠坦白說話的地方。

世界上有些事不能說，有些事則說了不美，這些隱衷，都適宜用詩去表

達。李義山的春蠶蠟炬，陳寅恪的柳如是，都看得我憂鬱神往。我總相信，

這些符號與密碼，應該懂得的人，總能領會。而對於一般的讀者，詩雖未

必可解，但必須可感。這種超越時空的共鳴，正是超越了事件，超越了個

人得失情感，以及超越了人類進化的不變的最後真實。

數年前我情緒嚴重失衡，詩變成我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我沒學過創作，

從前也沒讀過許多名家，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說自己的話。起初是

記錄，是敘事。學佛以後，性情漸見冷靜平淡，詩亦轉入人生的思考，探

索所謂的真實義。

年紀漸長，工作繁重，家中又有稚女兩枚要照顧，不可能像以往般，靜

靜坐下來，喝着咖啡寫詩。於是我買了一部智能電話，我的詩十居其八都

是靠它，在車上、廁上、枕上寫成的。的確，我沒有一個詩人應有的才華，

眼看許多年青人一揮而就，我汗顏也羨慕。而我，仍然選擇繼續勤勤懇懇

的寫下去。

嚴肅文學在香港不能生存，怨了幾十年還在怨，大概是抱怨者仍然心有

不甘，我看不如接受現實。文學的價值不在乎朝夕，不依附事件和時代而

存。故我寫詩往往不涉時事，而是透過一己極微的經驗和觀察，去呈現我

所知道的真實。就算以某件時事為題材，亦只為表達其變中的常。故無論

人事、世界、時空怎樣變化，是離是合，是聚是別，我已得到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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